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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這個星期五的早晨，希瑟（Heather）醒了過來，又準備開始新的一天。



還是老樣子，這個21歲美女吃完了包括果汁，水果和一隻烤妙芙蛋糕的早點，然後把頭髮攏到腦後紮成一個小馬尾辮，穿上了運動服和跑鞋，準備例行的晨練。



當她開始跑步的時候，她也在想著這一天的安排。



希瑟是個房地產代理，替她叔叔唐（Don）的代理公司工作。



她在不動產這一塊做得很不錯，今天，她要開車去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向一對夫婦推介一處絕妙的價值數百萬的山間牧場。



如果能夠成功推出，這將是她迄今為止做成的最大一筆買賣。



她的思緒又轉到了她的男朋友布萊恩（Brain）和他們今晚的約會上面，布萊恩要帶她去一家非常高級的飯店，還說有很特別的事情要告訴她，她幾乎可以確定他是要向她求婚。



布萊恩還搞了她最喜歡的搖滾樂隊在星期六晚上的演唱會的票。



希瑟懷著十分滿意的心情結束了跑步，回到了她居住的公寓。



她有一種感覺，這肯定會是一個很特別的週末。



她進了門，麻利地脫掉了她的鞋子、上衣和褲子，把它們收進了臥室中的衣櫃。



她走進浴室，放鬆了她的馬尾辮，解開了胸罩的搭扣，脫下了她的襯褲和襪子，把它們放進了盛髒衣服的籃子裡。



希瑟在那面落地的大鏡子跟前停了一會，欣賞著她那曬成麥色的5英尺9，120磅，曲線玲瓏的身體。



她想要充滿性感地出現在布萊恩面前，尤其是今天晚上。



不過她必須先做別的事情。



用熱水淋浴的感覺真不錯，她用沾了肥皂的毛巾洗遍了自己全身，又用香波塗遍了她的一頭金髮。



她關上了蓮蓬頭，走出來擦乾了她的身體，接著用吹風機和發刷把頭髮弄乾，梳理起來，忙活了一會以後，她對那波浪形的蜷曲感到很滿意。



接著該穿衣服了，她從放內衣的抽屜裡拿出一條黑色的蕾絲胸罩，把它套在她那36C尺寸的乳房上面扣好，調理停當。



那條配套的法式剪裁的黑色蕾絲內褲也輕巧地滑過她性感的大腿，套在了她的屁股上，接著又穿上了一條短短的黑色襯裙和一件黑色的小背心。



希瑟坐在了床上，慢慢地把她那雙長及大腿、襪口帶蕾絲邊的肉色長統絲襪捲繞著套在她兩條性感的長腿上穿好。



她重又回到浴室裡，在鏡子面前拿起她的唇膏開始化妝。



她穿上了一件白色的長袖上衣，扣好了袖口，然後扣上了面前的四個紐扣，她那條灰黑色的羊毛短裙也穿好了，扣上了紐扣和拉鏈。



希瑟伸腳穿上了她那雙黑色高跟鞋，她又從衣櫃的架子上拿過一條黑色的緞帶圍在襯衫領子上系成一個蝴蝶結，最後是那件帶有房產公司標誌的深紫色的夾克衫。



她走到鏡子跟前，心想：這樣真不錯，性感而又不過分花哨。



她抓起她的公文夾、提包和車鑰匙，鎖上門走了出去。



她那輛銀色的梅塞德斯小車就停在公寓門前，她把它發動起來開到了路上，向著州際公路駛去。



駛上州際公路幾英里以後，交通變得擁擠起來，接著就完全停了下來。



但願堵車的時間不要太長，她想。



不一會，有一輛救護車和消防車越過路中間飛快地開了過去，希瑟猜想前面很可能是發生了嚴重的事故了，她心中暗暗祈禱不要出人命才好。



車子排成的長龍還趴在那裡不動，她被擠在了中間。



她掏出手機，想要和謝恩（Shane）一家聯繫一下，告訴他們她可能要晚到一會，但他們的管家告訴她說他們在大約半個小時以前已經出發去和她會合了，希瑟想問他們的手機號碼，但管家說沒有，謝恩先生不喜歡那些玩意。



希瑟開始著急起來，她一心想要促成這筆交易，不想有什麼事情把它攪黃了。



過了有1個小時25分鐘，車流終於又慢慢地動彈起來，希瑟得要把時間趕回來，但怎麼樣才行呢。



忽然，她想起那條叫做「Lookout Mountain」的路可以往上翻過山，那條路有些曲折，但平時並沒有多少車從那裡走，如果走那條路，就不用順著州際公路從山谷中繞過去，路程可以縮短不少。



她很快駛下了州際路的出口，加速往那條彎曲的山路開上去，從另一邊開下來，盡可能快速地轉著彎。



路上沒有其他的車，她進展得很快，希瑟以驚人的速度轉過了下一個彎道，當到她看見路當中橫著兩段圓木的時候，時間已經太晚了！



她來不及反應，她的車胎已經撞上了圓木，她的車騰空越過了路邊短短的護欄，翻下了那片大部分被干死的冬青灌木覆蓋著的山坡。



當車輪落地的時候，她極力想要維持對局面的控制，車子彈跳著衝下山坡，車頭倒還保持著向前的方向。



在半山腰，她的梅塞德斯撞上了一棵比較大的小樹，使得車翻轉了過來，開始翻滾起來。



雖然希瑟繫著安全帶，她還是像個破洋娃娃似的被顛來倒去的。



她的頭部左側撞在了駕駛座面前的窗戶上，力量很大，把車窗都撞破了。



到了山腳下，希瑟的車滾到了一片鳳仙花地裡，在當中猛地停了下來，車子停下來的時候倒是四輪著地，但駕駛座的門卻微微地開著。



克林特海斯（Clint Hayes）正帶著他名叫「國王」（King）的狗穿過附近的一條小溪，翻車的動靜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他們順著聲音傳來的方向走了過來，想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克林特帶著他的狗就住在位於下一個小山那一邊的一座小屋裡，他是個在海灣戰爭中立過戰功的老兵。



但他從戰場上回來的時候卻發現跟了他十年的妻子對他不忠，在隨後的正面衝突中，他痛扁了她一通，他為此還進了「號子」，然後，他們就很不愉快地離了婚，他收拾收拾細軟，在荒郊野外買下了這座小屋和周圍的幾畝地。



小屋裡沒有電，他靠著在離河不遠的一家紙廠裡操作重型機器混日子。



「國王」首先來到了這輛冒著煙的車子旁邊，在駕駛座的門外使勁嗅著。



克林特用力猛地拉開了車門，俯下身去，去檢查坐在裡面的人的情況。



他盯著這個在安全帶的作用下才沒倒下的年輕女人看了好一會，她的裙子和底下的襯裙向上褪到了她的大腿根，克林特可以看到她在絲襪包裹下的整條腿，還可以透過她底褲的蕾絲看見她私處的毛毛。



他還注意到希瑟失禁的尿液從她的底褲裡沁出來，從她身下流向坐位後面。



克林特搭了一下她的脈，但什麼都沒發現。



希瑟那美麗的藍眼睛睜著，死死地望著天空。



他解開了她的安全帶，把這具美腿艷屍搬到了附近的一小塊空地上，又檢查了一下她的脈搏。



沒有脈搏，沒有心跳，她已經死透了。



他這會兒更加仔細地打量著她，她頭部左側剛才撞在車窗上的地方有一片正在凝固的血跡，他還發現有血從她的左邊鼻孔以及她左邊的嘴角里流了出來，不過沒再發現其他明顯的傷痕。



她真是個美人，真可惜，像她這麼一個漂亮的尤物竟然在這裡丟了性命，她那雙長腿真漂亮。



他簡直不敢相信一個死了的女人對他竟然有如此的吸引力，不過受制於居住在野外的原因，他很久都沒見到這樣的漂亮女人了，他的前妻還是頗有姿色的，但和眼前的這個一比就相形見絀了。



眼下對眼前的這個女人做任何事情，她都不會反對的，真是個再好不過的「情人」。



當下，克林特決定將她弄回到他的小屋裡去。



他從車裡把她的包拿了出來，然後，把希瑟美艷的屍體扛在了他的左肩上。



「國王」在前面開路，他折回了那條溪流，在裡面趟過一段路以後，爬上了那座通往他小屋的山頭。



在半路上停下來休息了幾次以後，他翻過了小屋上面最後的一個小山丘，小屋處在樹林深處，周圍環繞著高大的常青樹，不遠處流淌著一條小溪，克林特在小屋裡安了一個手搖泵，他因而用不著跑到溪邊去打水。



克林特進了前門，把他的長槍靠在了屋角，他走過床邊，輕輕地把希瑟的屍體放下來擱在了一張木頭的大椅子上。



到了該把她清洗一下的時候了，他想。



用水盆盛滿了水，克林特開始輕輕地擦洗希瑟的臉上以及她的左邊鼻孔和嘴角處的血，弄完了這些，他又洗掉了她頭髮上的血跡，然後盡量地弄乾了她的頭髮和臉。



讓「國王」仔細地看好門，克林特鋪好了床，然後輕輕地抱起了希瑟的屍體，把她放在了床上，他把枕頭墊在她的腦袋底下，親吻著她涼涼的毫無知覺的嘴唇。



老天，她真是性感極了！



克林特把希瑟從枕頭上扶起來，脫掉了她的夾克、她的綢帶和白襯衣。



他讓她保持著坐起來的姿勢，接著脫掉了她的背心，解開了她乳罩的搭扣。



然後，他重又把她慢慢地放倒在了枕頭上，他又解開她灰裙子的紐扣和拉鏈，抓住裙子的邊緣，將裙子和底下的襯裙拉過了她漂亮的臀部、兩條腿和鞋子脫了下來，乳罩的搭扣已經解開了，很輕易就被除了下來，露出了她堅實的乳房。



現在是最後一道防線了！克林特抓住了被浸濕了的內褲的腰帶，慢慢地拉了下來，露出了希瑟那濃密的金色毛叢。



他把那條內褲按在了鼻子跟前，聞到了那股香水、體味和尿液混合在一起的氣味，他的那個「大傢伙」在他的短褲裡頭變得很不舒服起來，於是，他便開始寬衣解帶。



他先脫掉了他的靴子、褲子和襯衣，他又脫掉了他的短褲，把它們掛在了床頭的柱子上。



爬上了床，克林特把希瑟的兩條腿分得開開的，以便好好地瞧瞧她的那個地方，他可以聞見那股和她內褲上同樣的氣味，使得他不折不扣地來勁了。



他把他的舌頭伸進了那條開口的縫隙開始吮吸起來，很快，他的舌頭越來越深入地探入了她已經死了的蜜洞裡，那裡面又涼又濕，不過味道好極了！



於是，他持續地舐著，直到他的口水從希瑟的蜜穴裡淌了下來，他的口舌又把位置讓給了他的手指，在他的「冰美人」身體裡伸進伸出。



克林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得要拿出他的真傢伙干她了。



他爬到了她修長漂亮的雙腿之間，俯下身去，直到他那挺立起來的傢伙湊到了希瑟的愛穴洞口。



慢慢地，那玩意從兩爿肉唇之間伸了進去，直到在插進去一半的時候遇到了希瑟的處女膜，他停了下來，克林特簡直不敢相信，像這麼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仍舊是個處女，他將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和她交歡的人。



他可不想讓這一次「行動」讓一片肉膜擋住，於是，他將他挺立的那玩意稍稍退出了一點，然後重又竭盡全力地猛插了進去！



這一下，那玩意突破了進去，齊根而入，他開始在這麼個涼涼的、已經死了的私處進進出出抽插起來，當他幹著那裡的時候，感覺真是好極了，他已經有好一陣子沒上過女人了。



他一邊抽插著，一邊用手輪流地摩挲著那兩條絲襪包裹著的可愛的大腿以及那對柔嫩的乳房。



他的那玩意上傳來一陣陣酥癢的感覺，很快，他就再也忍耐不住了。



當他的那玩意在希瑟的身體裡面爆發，將一波又一波滾熱的精液射入了她美艷的屍體的時候，他簡直興奮到了極點。



完了以後，他滾落到了一旁，躺倒在屍體身邊，玩弄著她變得粘滑的私處。



他真是得到了一個完美的伴侶，一聲不吭，毫無怨言，更不會跟著別的男人跑掉。



說起別的男人，他不由地猜測起來，是不是在希瑟的生活中真有這麼個傢伙，如果真有的話，那個傢伙無疑是損失了一件珍寶。



克林特爬了起來，從椅子上拿過了希瑟的包，回過頭來把裡面的東西都倒在了床上，他打開錢夾，數出了65塊的大票，還有1塊7毛3的零錢。



他拉開了床邊小桌上面的抽屜，把這些錢放進了一個舊鞋盒裡，這時候，這個年輕女郎已經再也用不著錢了。



他繼續掏著她的皮夾，找到了一張駕駛證，上面登著她的名字「希瑟 威茨南特」（Heather Whistnant），從上面記著的出生日期可以看出再過幾個月她就22歲了。



接著，他又找到了一張照片，希瑟在一個好看的年輕男人的懷裡笑著，如此看來她還真有個男人。



克林特又把信用卡還有其他東西都翻了個遍，但沒再發現什麼他可以用得上的有價值的東西，便把這些東西又塞回了她的包裡面。



他看了看希瑟手指上戴著的戒指，但他覺得看不上眼，就把它留在了她手上。



克林特把屍體翻過來擺成了趴著的姿勢，欣賞著她堅實的、有著麥色皮膚的臀部，她身上只有很少一點點曬出來的比基尼的痕跡。



她的臀部真漂亮！他的手摸弄著她臀部的兩半邊，他的手指順著那條溝壑摸索著向下，最後摸到了她的屁眼。



他回想起來，他念高中時候的一個女朋友倒是喜歡後庭的花樣，但他的前妻對這一套卻不以為然。



他把手指撳進了這個緊緊的窟窿，向上伸進了希瑟的直腸裡面，開始轉動手指，想要把她那裡弄得鬆一些。



在他進進出出抽動著他的手指的時候，他的那玩意又一次變得硬梆梆的。



過了一會兒，他可以把兩根手指插進裡面了，她的肛門確實開始變得鬆弛起來，到了可以拿他的那玩意來嘗試一下的時候了。



他抓過一隻枕頭，把希瑟翻成側躺的姿態，把枕頭放好，又把她翻到了枕頭的上面，使得她的臀部抬高了一些。



他把她兩條性感的腿遠遠地分開，爬到了她的兩腿之間，把他那又大又硬的傢伙對準了她的屁眼。



他費勁地插了好幾次才把他的傢伙完全塞進她的後面。



克林特一邊親吻著她冰涼的脊背和脖頸，一邊進進出出地抽動著他的那玩意。



她精巧漂亮，並且完全是屬於他的了，那種酥麻的感覺又開始傳了過來，他加快了速度，不久以後，他便在她的屁眼裡面又開了一炮。



他退了出來，又一次躺倒在了希瑟身邊。



他又把她翻成了面朝上的姿態，狂亂地親吻著她失色的嘴唇。



忽然，克林特感覺到「國王」在舔他的手，原來他剛才迷糊過去了，只見外頭的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



克林特從床上爬起來穿上了衣服，在弄晚飯以前他還有些事情要幹，他跟在「國王」後面走出了小屋。



等到把那些雜事弄完，他們回轉來，克林特開始為自己和「國王」準備晚飯。



吃完了以後，「國王」在火塘邊上趴了下來，它的主人則脫掉了他的衣服，爬到了床上，拉過被子，蓋在了他自己以及他那可愛的「冰美人」身上。



他用胳膊緊緊地摟著她，美美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國王」在門上又抓又撓的聲音把他喚醒過來，克林特放開希瑟，從床上起來，走過去打開了門，又往火裡加了些柴。



他把希瑟抱起來，把她放在了火塘跟前的一張很大的熊皮上。



她躺在那裡，看上去是那麼性感，克林特忍不住想要再多干她幾場。



他在她那兩條性感的長腿之間俯下身來，又開始用他那硬硬的傢伙「猛攻」她那涼涼的、粘滑的私處。



伴隨著他的那玩意在她體內的又一次噴發，一陣快感又一次在他的全身蔓延開來。



他趴在她身上，享受著這銷魂的時刻，然後，退出來穿好了衣服。



現在該弄點早飯吃了，「國王」一邊抓門一邊叫著，他的主人把它放了進來，重又把門關好。



當克林特接著準備早飯的時候，「國王」轉來轉去地嗅著希瑟的屍體。



聽到身後傳來的動靜，克林特轉過身來，他簡直不敢相信，連這條狗都對她很感興趣，「國王」弓著脊樑緊緊地扒在希瑟還穿著絲襪的大腿上，一副時不再來的樣子。



克林特走過來，兜屁股狠踹了它一腳，把它從希瑟的大腿上趕走了，拿著它的那盤「早飯」把它又領到了外面，接著，他回到屋裡，用插銷關好了門。



他一邊看著希瑟可愛的艷屍，一邊吃光了他的早飯，早餐過後，克林特走了過去，挨著希瑟在那張熊皮上躺了下來。



他摸弄著她那冰涼的、正在變得僵硬起來的屍體，緊緊地摟著她。



就這麼從早到晚，他把希瑟那美艷屍體的每寸肌膚都親吻、摸索了個遍，在她的左邊大腿的內側還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很性感的黑痦子。



他讚歎她那女人味十足的曲線，她身上的高低起伏甚至比那條他瞭如指掌的40英里長的破路還要豐富。



差不多到了半夜時分他才爬起來，把她的屍體搬到了床上，用被子蓋好。



他重又把「國王」放進了屋裡，發現外面下起了小雪。



克林特關上門，上了鎖，脫掉了他的衣服，爬上床和希瑟躺在了一起，他知道，這將是他和她的最後一個夜晚了。



他伸出一隻手按在了她的左邊乳房上，又把她那冰涼僵硬的右手放到了他的小弟弟上面，漸漸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上，照例還是「國王」的吠叫和在門上的抓撓聲把他從美夢中喚醒過來，克林特把希瑟那冰涼的手從他的那玩意上面拿開，爬起來穿好衣服，打開了門。



「國王」竄出去到了那片薄薄的雪地上面。



克林特準備好早飯就坐下來吃了起來，他的思緒又飄到了希瑟身上，他很想把她保存得時間更長一些，但已經不太可能了，她看起來的樣子還有聞上去的味道已經開始有點不新鮮了。



他得趕緊決定接下去怎麼處理她的屍體，這時，克林特想起來在順著溪流往下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山洞，看大小應該可以把她埋在那裡。



克林特從工具間拿出了一個又大又長的厚實口袋，原本是那家紙廠裡用來裝機器的配件用的，但他們把它扔掉不要了。



他把口袋放在屍體邊上比了一下看夠不夠長，最終確認長度還能有幾寸的富裕。



他把希瑟的衣服拿了過來，替她慢慢地穿上，一邊還撫摸著她的乳房，摸弄著她氣味濃重的私處。



在把她裝到袋子裡以前，他最後親吻了一次她那冰涼的嘴唇。



他用那個口袋套住了她的頭和肩膀，然後又拉又拽的，直到希瑟的整個屍體都套了進去，接著，她的包也挨著她的雙腳塞進了口袋裡面，然後，克林特拿出一枚粗大的針把口袋縫了起來。



拿上了他的鏟子，他把這個口袋扛在了肩膀上面，順著溪流向著那個山洞走去。



等到了那裡，他鑽進洞口，把口袋拖到了洞裡，靠著洞壁放好，用鏟子剷起洞裡的泥土和沙礫，把口袋埋了起來。



然後，他又回到了外面，開始搬了一些大石頭過來，堆放起來堵住了山洞的進口，他又找來一些枯死的灌木，遮在了已經被石頭堵住了的洞口外面，帶著「國王」重新回到了他的小屋。



與此同時，希瑟那毀壞了的車子被人發現了，並在附近地區開展了一場搜索行動，警犬也加入進來，並且隨著氣味追蹤到了溪流旁邊那處克林特下水的地點。



但線索到了那裡就斷了，過了幾天以後，搜索被取消了。



克林特星期一滿臉堆笑地回去上班，由於他平淡孤獨的生活，他曾飽受同事們的嘲笑，但他們哪裡會想到這個週末的事情，他當然也守口如瓶。



希瑟的「特別的週末」轉而變成了克林特的良辰吉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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